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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后山》作者刘玉昌（笔名刘洋）与我同乡，近年来，他一

直致力于大后山传统文化研究，并且成立民间研究团体，出版
系列专业丛书，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事儿，这点真不容易。

通读这部长达百万字的书卷后，第一感觉是该书真实地
还原了大后山地域百余年的历史，可谓是佐证地方志的一部
民间史。其讲述人正是作者的父亲，小的时候我对他多有耳
闻：二号地有个干部叫刘永胜，他是从我们偏远山区走出去，
端上公家饭碗的人，为我景仰的前辈。我印象中，似乎见过
这位乡村干部，下乡时骑一辆破旧自行车，村里开大会，几百
号村民黑压压一片，他说话声音洪亮，好像麦克风扩了音。

读这部书方知：我的恩师徐煜与刘永胜是同学，刘永胜
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后山一带最早的公办教员。当年，徐老
师与刘永胜一起投身于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响当当
的新青年。由此，我在读这部书时，便有一种来自于家乡的
天然亲近感。可以说，《大后山》是由父亲口述、儿子记录，然
后编撰成书的。于是，从文学评论的角度讲，这里略说一二。

首先，这些语料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呢，还是该地区
的历史文献资料呢？如果是前者，书中出现了许多真名真姓
的人物，来不得半点虚构；如果是后者，口述只具有田野作业
的人类学价值，还不能简单当作史料。第二，本书封面上标
记是纪实文学，这其实是一个吊诡。多年来，我已不再读以
文学为标签的作品，因为自新时期纪实小说张扬以来，此类
文学太多了，一会儿叫原生态，一会儿叫纪实性，还有的强调
在场性，汇入先锋派的那一路甚至没有标点，连话说得都不
够格。《大后山》显然不入此流，那么，就只好从实情这一维度
来读。第三，我是把它作传记来读的，传记是要经得住历史
考据的：真实性，历史感，客观化是三个硬指标。真实性不会
有问题，历史感也不会出问题，客观化就比较难：不是从个人
好恶出发，一己拘狭，独出心眼。而是要总揽全局，顾及具
体，公正评价。全局是什么概念？本书的全局是从清末民初
到改革开放，这个时间跨度能够承载多少历史变迁呵！还包
括空间：从山西到内蒙古，从清水河县，再到大后山。还包括
社会、世道、人心；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之初，大后
山地区的社会变迁、生产生活。而贯穿几个层面的核心线索
就是刘永胜从孩提时代独闯大后山到青年时代发家致富，再
到当干部、成家立业，与周边亲戚朋友往来，直至退休还家这
样一个充满艰辛又无怨无愧的人生历程。换言之，刘永胜既
作为一条叙述主线牵引着全书的建构，也作为一个确定的视
角映照出一代人、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历程，他让我们看到
中国社会如何从艰难困厄中挣扎出来，走向今天的幸福安
康。第四，我在《大后山》里没有发现一个坏人和恶人，当然
难免个别小人。我感觉还不是为了避免文本之外的麻烦，而
是心性照宇，光明铺地，大千世界，无非良善。文本表现人物
颇似古人：隐恶扬善，中允而论。由于作者写的是真人，知根
知底的就可能深知其人详知某事，譬如，某人在历次事件中
手段残忍表现极坏，有许多劣迹，但是他的笔下，那些可以忽
略或别出歧解的劣迹被隐去了，只留下中性的甚或微善的方
面。这就叫人品。那么，这是不是客观化呢？许多朋友也许
并不懂得：评人论事虽亦求实，但更看重评论者的心性和气
度。古人有知人论世之说。所以我理解为，即在客观叙事的
过程中，对于具体的人或事，其价值主导是善意的和优雅化
的，并不苛酷于真实度，重在价值导向从而关照视点的可控
性偏移。所谓知人论世讲的是知其人而论其世，亦即给人留
有一定价值空间，通俗地讲就是给人留一点余地。古人讲，
规过避私室，扬善到公堂。行文论事，对于社会和世间的一
切，其实都是一样的。

《大后山》整个文本有一种浓郁凝重的历史感，叙述开阖
有度，舒卷自如，笔势浩荡而雄浑，人物跃然生动。但是有一
点，无论评骘时事，还是臧否人物，都没有随大流、说假话，而
是真人真事，据实写来，既不隐恶，也不溢美，从各色作略中
披沥出每一种人品，最后归根于善性。说到底，政策承载的
是天道，落实和执行还是要看人的心性和品行，这就是看他
如何理解政策。我再一次举这个例子：上世纪四十年代，当
村里分浮财时，刘永胜时任农会保管员，他没有通天本领，不
能改变任何状态，但是没有忘恩负义：他是逮着空给财主婆
送回去一匹从她家搜出来的绸缎，这不是经济支持，而是心理支援。他让这位老婆婆知道：这个
世界还没有禁绝人心和温暖，虽然它已非常昂贵。这就叫顾及具体；换言之，刘永胜之所以敢这
么做，感恩之外还有另一层分析：这位老婆婆是个好人。与那些趁人之危、落井下石、见利忘义
的小人和恶人比，刘永胜的确有着常人难能的善心和德行。

（二）
可见，口述史也并不就是民间性，举凡人进入的创作或编辑都会代入价值导向和主

体评价，真正的民间恰恰不是如学者所理解的田野的固化性和质实性，相反，其根源性和
本真性在于心性和品行，就是相对于纯客观性的天理良知。而我们阅读《大后山》就会有
三分对于作者的信赖，这是对人最起码的尊重。这使我想起中国小说的传统理念。一百
二十多万字《大后山》可谓长篇巨制，步入今天的文学殿堂也无疑问，但口述性质大大增
加了其史实价值和文献意义。从文本看，与其它同类作品不同的地方是：它以大时代和
大地域的概观勾勒出了那一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全貌，其波澜壮阔之势我们用狂欢化来
概括。狂欢化不能理解为专写狂欢，如巴赫金那样完全进入民间民俗的文化分析。是区
别于西式的线性逻辑结构和人物典型化叙事，以散点透视和立体多维来宏大叙事，“框
内”人物与画外读者是互动且能沟通的。整体看是涵泳万象包容生动，人物应运而至，事
件波回浪叠。核心人物是其核心，但不是总纲，而只是一条经线，全篇网面还是以事件的
滚动来缔结的。在社会这个大网面里，人如潮，事如织，汹涌而来，奔竞而去，巨细无遮，
行云流水。比如，《大后山》写到刘永胜的第一次婚姻：杨家因弟兄俩分家触了霉头，全家
人暴亡，只剩一女，乃娶为妻。建国伊始，事杂人众，两人情性不合闹了饥荒，杨女回到爷
爷家。此去竟未返还，死于疾病。这是一个苦尽头的女子，其命运与旧中国大多数女子
一样，令人唏嘘，恕不赘论。我只从文本讲，此系叙述之边末，是狂欢化题材运动中的一
脉支流，完全可以忽略。但是作者把她记写下来——我们知道，狂欢式生态文本的显著
特征就是于散文化叙事中突出或插入令人心警的启示或训诫。大后山秧歌车灯表演进
入狂欢化时，会有一个突然的停滞或陷入：要么道路遇到险阻，要么车子陷入泥沟，全心
齐力，团结奋进，把狂欢变成紧张，把紧张变成玩弄，把玩弄变成庄严，从而回归本体性。
理解至此，我们就注意到《大后山》随处点缀和镶嵌的那些民俗知识：关于狼，关于仪典，
关于生死……这些唯独属于大后山特定时间节点的事象和风情，构成狂欢化文本，是真
正的生命原生态。其价值不在于技艺，而在于人存活于斯时斯世对于地理、对于宿命的
领承和体认。狂欢化的另一特点是多声部：与本体同一性相悖，多声部强调作者以及叙
事单元的相互拒斥和张力结构。每个个体都是一个世界，每个世界都是一种不可重复的
个体性涌现，但相互之间又互文涵化，不是分裂或割离。狂欢的本质是解放与警觉抻张
的价值幅度，一个从时空绵延着生长和破解的生命场域。该段落叙事并不是边枝末叶可
有可无，而是“散文化叙事中突出或插入令人心警的启示或训诫”。那种无可言诉的悲凉
和怜惜是关于良心和善意的自觉。本书似乎在告诫读者：哪怕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旧时代
有缺陷的女子，她仍然在拷问着我们的良知：对于她，我们公正吗？我们有过善意的理解
和深挚的体贴吗？她的去世并不影响叙述的整体脉络，但是作为一个插曲，她构成整体
叙事的泛音或杂质，是天地人生间永远不会逝去的忧伤和痛楚：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个生
命，一个可能并不邪恶且有大悲的可怜女子。生命生长是自然的和解放的；破解邪恶就
是警觉的和灵感的。当解放与灵感、警觉与自然在一个时空同一性生命场域涵化共在，
生命就以嗑噬相应的方式破解而生长了。杨女在后面的历史叙述中再无余响，但从潜意
识看，她构成刘永胜一辈子的遗憾，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忽略。其后的生命中，他格外
警觉和细心，对于危难者倍加关怀和体谅。他绝不伤人，尤其不能不顾他人的死活。这
与那些骄狂得志的歹人不可同日而语。

这使我再一次想起徐煜老师，后来他学了中医，更直接地医世救人了。其晚年景况良好，
这叫做善有善报。古人又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个人的朋友就是他人格和人品的注脚。
徐老师作为刘永胜的好友，是我在数十年后，再度理解童年、理解那个时代的一个重要导向，也
是精神指航。这使我理解了：深透世情者智，了悟天道者慧，修积下德性了，故尔近乎圣。

（作者系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州师范学院教授，本文收录于作者
国家级研究课题《生态叙事的本体性研究》一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
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
线。”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也
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 10周年。所谓“十年铸剑”，十年间，呼和浩
特市广大文艺工作者为建设山清水秀的文艺生
态，以艺通心，坚定文化自信、站稳人民立场、勇
攀文艺高峰，在首府文艺事业和文联工作高质
量发展的快车道上，用美丽的音符，一路高歌，
生动诠释了一个生动立体、砥砺前行的内蒙古。

以十年为界，呼和浩特市文艺发展的初心
与梦想、向往与追求、地覆天翻的变化，清晰可
见。

在沉甸甸的使命与担当面前，呼和浩特市
广大文艺工作者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期待，不断
探索文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用
来自火热生活的艺术作品，精心打造首府各族
群众文艺的“精神高地”。

内蒙古地大物博，亦地广人稀，这里居住着
多个少数民族，但都分布在各个不同区域。针
对这个区情，呼和浩特市的音乐家们因地制宜，
走出音乐厅，到百姓家门口办“新作演唱会”，诚
诚实实地向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父老
乡亲们汇报成绩！

2019年，在茫茫的大青山下，呼和浩特市音
乐家协会的音乐家们，捧着新鲜出炉的新作，携
手呼和浩特市文联文艺志愿小分队，一路疾驰，
分头赶赴革命老区武川县、和林格尔县、清水河
县。六月的草原骄阳似火，音乐家们不顾一路
舟车劳顿，下车就搭台、化妆。牧区的牧场里，
农区的田间地头，老百姓们循着音乐，带着幸福
的笑容，踏歌而来。艺术家们用文艺新作，传递
党的声音，也为春耕夏耘的百姓送去“风调雨

顺”的真挚祝福。这也是呼和浩特市文联、音乐
家协会所做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
有益尝试。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呼和浩特市音乐
家协会深感责任重大，重任在肩：“育新人、兴文
化”从娃娃抓起。

呼和浩特市音协连续举办了三届全市“少
年之声”歌曲大赛、一届“青少年器乐大赛”，四
届大赛，六七个赛道，为几千名青葱少年的音乐
梦想，插上了翅膀。比赛是一种人生启迪，一场
比赛，只是孩子们未来人生中的一个小小细节，
但给孩子们幼小心田里埋下的，却是跳动一生
的音乐种子，它将在孩子们的心里，生根、发
芽。大赛是“催征号”，也是一次次的“强力激
活”，在大赛的背后，有心人会领悟到，我们在

“用情、用力、用心”做“育新人”工程，也会从中
看到，内蒙古“首府音乐”雄起的信心和决心！
赛场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身着各色民族演
出服装的孩子们，从他们活泼自信的身影里，也
看到了，一幅 56个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
团圆”的美丽图景！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
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进一步
阐明了新时代文艺“源于谁”“为了谁”“属于谁”
的问题。

2020年，呼和浩特市音乐家协会面向社会征
集呼和浩特原创城市形象歌曲。《呼和浩特我的
家园》等四首歌曲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

2021年，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重点文
艺作品《中国之恋》《如画的天堂》等五首歌曲获
重点立项扶持。市音协副主席赵天华个人作品
音乐会成功举办，市音协副主席刘武斌作品《一
生跟你走》获国家奖励殊荣。这些新品力作，深

情讴歌了伟大的党、讴歌了人民、讴歌了英雄，也
抒发了中华儿女浓浓的爱国情怀。作为文艺工
作者，我们就是要不忘初心，以艺通心，为新时代
的奋斗者和建设者画像，为内蒙古各族人民聚集
起无穷大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的本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
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
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2023年，“内蒙古村歌大擂台”“村歌”“村晚”
点亮寻常百姓的幸福人生，生活在内蒙古的各族
群众，实实在在地成为了艺术的主角，过去在电
视上看明星演唱会，如今，“村歌”大赛“村晚”舞
台上，村民和牧民们，登上舞台，歌唱自己的生
活，演绎自己的人生，那份荣耀、那份甜美、那份
获得感，都浓缩在一阵阵郎朗的、憨憨的笑声中。

2024年，呼市戒毒所和赛罕区戒毒所里，歌
声阵阵，掌声不断。那是“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
万家——呼市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在为戒
毒所的学员们演出。艺术家们的歌声唤起了学
员的心灵共鸣，动情处，学员们从小声跟唱，到激
情高唱，再到情不自禁地走上台与演员合唱。学
员们在歌声里醒悟人生，感受美好未来的召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
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
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
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憧憬未来，音乐家们的愿望是，让更多的好
作品，迅速“活起来”“立起来”，继续沿着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指
引，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创作出更多精品力作，展示生动立体的内蒙
古，为时代和人民放歌！

（作者系呼和浩特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以艺通心 展示生动立体的内蒙古
——写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之际

■张正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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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享悦读享悦读

近日，有幸观看了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新
创歌舞剧《雕花的马鞍》，整个观剧过程不仅是感
受歌舞艺术之美的过程，也是感悟历史发展、时代
变化、心灵激荡的过程，深深陶醉，回味无穷，深感
这是难能可贵的歌舞剧佳作。

一
歌舞剧《雕花的马鞍》是以真实发生在北疆草

原上的故事为创作蓝本，并以歌曲《雕花的马鞍》
为纽带，用文艺的形式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初，
解放军某部骑兵八连来到祖国北疆科尔沁草原，
与各族人民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建设
军马场，守边戍边，强边固防，守望相助，构筑祖国
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共同谱写民族团结、军民情深
的感人故事。

《雕花的马鞍》的叙事结构是其成功的关键之
一。整部歌舞剧以“雕花的马鞍”为线索，由“初到
草原”“草原相遇”“情满草原”“草原烈火”“守护草
原”五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都紧密相连，层层递
进。该剧叙事结构连贯而富有张力，每一个场景
都紧扣主题，每一个情节都推动以宏观历史背景
为依托的剧情向前发展。同时，编剧还高明地运
用了回忆、倒叙等手法，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场
景和情节，将跌宕起伏的故事分为多个层次和维
度，使得剧情更加丰富多彩，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
满感染力的故事世界。在叙事过程中，该剧还灵
巧地融入了历史文化元素，通过人物的对话、舞蹈
和歌唱，向观众展示了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念。这种将叙事与历史文化相结合的方式，不仅
增强了剧情的吸引力，也提升了该剧的文化内
涵。在剧情节奏把握上，《雕花的马鞍》全剧节奏
紧凑而不失舒缓，高潮迭起而不显突兀。通过合
理的剧情安排，使得观众在欣赏歌舞表演的同时，
也能够深刻感受到剧情的紧张和激动，进而展现
出了北疆各族人民淳朴善良、勇敢坚韧、团结一心
的精神风貌，以及他们对爱情、家庭和国家的深厚
情感。

二
歌舞剧《雕花的马鞍》在人物塑造上做得比较

成功，可圈可点。剧中，每一个角色都仿佛是从草
原深处走来的真实人物，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
合，以及相互间的交融关系都在剧情的交错迭进
中，显得层次丰富，这一切不仅体现在人物的外貌
和服饰上，更体现在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通
过直白的对话、深情的歌唱和细腻的舞蹈动作，演
员们成功地塑造了各具特色、鲜活生动的人物形

象，充分展现了戍边军人与草原儿女手牵手、心连
心、军民鱼水情深的团结情谊。

其中，主要人物徐振中和乌兰，都有着鲜明的
个性和深刻的内心世界。作为一名戍边战士，徐
振中机智勇敢又争强好胜，他爱上了乌兰，为了守
护她和草原的和平与边防的安全，他青春无悔，不
惜付出一切代价；乌兰美丽纯真、热情奔放、性格
泼辣、敢爱敢恨，她深爱着徐振中，愿意为他付出
一切。两个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和成长历程，构
成了全剧的重要内容。

除了主要人物之外，该剧还成功地塑造了善
良坚强、深情守望的英雄额吉萨仁，正直干练、多
才多艺的嘎查书记孟根仓，乌兰的父亲阿拉坦仓，
军马场连长姜建军以及牧民、战士等众多生动鲜
活的配角形象。这些配角虽然戏份不是很多，但
都在剧情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全剧增色添
彩。值得一提的是，剧中还塑造了一个阳光上进、
喜欢女主人公、不时搞点恶作剧的年轻人物巴拉，
使剧情显得更加丰满，又带有几分诙谐幽默。

该剧最可贵之处在于没有将徐振中等人塑造
成无惧无畏的钢铁英雄，而是通过环境的营造、乌
兰与巴拉在徐振中等人牺牲多年后的痛苦回忆等
细节呈现，将徐振中等人物形象多角度立体合理
呈现，使得人物形象真实可信，亲切感人，深入人
心，从而激发了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加深了该剧
的审美表现力。

三
歌舞剧《雕花的马鞍》中的歌舞语言是其艺术

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吸引观众眼球的亮点
之一。在舞蹈方面，演员们在舞台上通过挪、移、
腾、跃、旋、卧、扑、跺等丰富的肢体动作和喜、怒、
哀、乐、悲、恐、惊等的面部表情，将人物的情感和
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好来宝、长调等方
面，演员们嗓音清亮悦耳，节拍明快，感情真挚充
满激情。他们通过歌声将人物的内心情感传递给
了观众，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角色的性格
和命运。剧中歌舞语言既是具象生动的情感表
达，又是引发观众联想的意向提示，其巧妙地结合
了剧情和场景，并与之相辅相成。这种歌舞语言
的丰盛与生动，不仅增强了歌舞剧《雕花的马鞍》
的艺术表现力，让舞台画面有了油画的质感，也提
升了观众的观赏体验。

同时，剧中的音乐也值得赞叹，可以说与剧情
对接得严丝合缝，相得益彰，激越时就像时光在叩
问，让人血脉贲张，柔和时又令人心旷神怡，让观
众在欣赏歌舞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音乐所带来
的美感和情感交响。此外，舞美灯光也用得较好，
特别是救火场景、男女主人公阴阳两界相隔对视
场景中，背景与电子屏信息量大，呼应了舞台。

正是在舞美、灯光、色彩等手段良好综合运用
下，《雕花的马鞍》全剧有限的舞台叙事空间被无
限扩大，从而增强了整部剧的舞台视觉效果，以及
情感表达的蓄积力，使得《雕花的马鞍》在视觉和
听觉上都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当结尾《雕花
的马鞍》歌声再一次唱响时，观众与该剧产生了情
感共鸣的高潮，歌舞艺术所特有的具象表达方式
得以充分地显现，一种难以言表的激情，在《雕花

的马鞍》整体与局部完美的结合中，蓬勃燃放！
四

在歌舞剧《雕花的马鞍》中，文化符号的意象
构建是该剧艺术魅力的核心所在。首先，剧名“雕
花的马鞍”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文
化符号。它不仅是蒙古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
素，更代表着游牧民族的勇敢、坚韧和追求自由的
精神。在“雕花的马鞍”里，有历史的回声，有生命
的绝唱，更有时代的强音。

如今，军马场已成光荣的历史，“雕花的马鞍”
历经岁月的洗礼，成为了科尔沁草原英雄荣誉的
象征，成为了祖国北疆军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
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团结一心、戍边护边的历史
见证，也成为了内蒙古各民族打造、推广、共享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更成为
了北疆军民倾情北疆、奉献北疆、建设北疆情怀和
精神的传承。

此外，《雕花的马鞍》剧中还精巧地运用了其
他文化符号，如服饰、歌舞、乐器等，这些符号的优
美搭配运用，不仅丰裕了剧目的表现形式，也增强
了观众对北疆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通过这些
文化符号的意象构建，歌舞剧《雕花的马鞍》成功
地将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相融合，营造出了一
种浓郁的多元化民族风情，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
化交融的艺术风格。这不仅彰显了北疆文化深厚
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魅力，呈现了内蒙古各族人
民的勇敢、坚韧和团结精神，同时也传递了富有哲
学意蕴的深刻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弘扬了中华
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对于增强民族
凝聚力和文化自信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当今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的时代机遇下，歌
舞剧作为一种融合了音乐、舞蹈、戏剧等多种艺术
形式的综合艺术体裁，其创新与发展尤为引人关
注。歌舞剧《雕花的马鞍》从耳熟能详的歌曲缘
起，“跨越”到用全新的视角，以“歌舞”精辟呈现难
忘历史的过程，这是在用另一种有声、有形、有感
的文艺形式传播精神文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弘
扬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也是在传
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族民间艺术遗产，推
进北疆文化建设，打造北疆文化品牌。这种“跨
越”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价值的创新，更是北疆
文化“两创”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体现。而且《雕花
的马鞍》其独有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主题内涵，在
创新的追求上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颖的、极佳
的范例。可以说，作为内蒙古自治区舞台艺术精
品工程扶持剧目和自治区优秀剧本孵化计划入选
作品，《雕花的马鞍》的这种接地气的创新不仅为
观众提供了一次精神上的洗礼和升华的机会，也
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借
鉴和启示。

《雕花的马鞍》总导演、内蒙古乌兰牧骑学会
会长那顺说：“把《雕花的马鞍》以舞台剧的形式呈
现给观众，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

如今梦想已成真！
（作者冯永平系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

秘书长、研究员，殷福军系内蒙古师范大学副教
授）

守望相助 梦想成真
——观歌舞剧《雕花的马鞍》

■冯永平 殷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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